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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散曲在浙江 

黄大同 

( 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，310012) 

【摘 要】 元散曲，是追求时尚、大众化的城市演艺经济与文人文化互动的产物。后期散曲风格的核心形态主要

由两个层次组成: 其一是世俗情趣风格，其二是清丽雅致风格。前者沿袭前期北方传统，是元散曲的基础特色; 后

者源出以杭州为中心的江浙文化，是元散曲的增量特色。其他的形态类别则围绕在其周围，形成多向的风格丛整体

结构。浙江的元散曲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，在表演场合、编创方式、演唱与伴奏形式等方面均一脉相承于唐代诗乐

和宋代词乐，并表现出与戏曲明显不同的、中国古代歌曲的创演特点。在所处地域文化的熏染下，浙江这一方热土

上的南北曲家和表演者以合流之势，为有元一代文学与音乐结合、创作与表演结合的整体散曲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

要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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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散曲，是追求时尚、大众化的城市演艺经济与文人文化互动的产物。它与前代传承而来的诗、词体裁的创作与演唱并存

于同一时空，其前期主要流行于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地区，后期主要流行于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。为什么散曲、杂剧的创

演中心会产生从北移南现象? 当然是因为这一区域深厚的经济文化 “质量”具有强烈的引力。 《元史》称: “元都于燕，去

江南极远，而百司庶府之繁，卫士编民之众，无不仰给于江南。”
①
当时南方杭州一带经济之发达、人口之稠密、文化之昌盛远

超大都区域，如江浙行省的年度税粮为 “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”，而辖区面积数倍于前者的 “腹里”( 大都及附近

区域) 仅为 “二百二十七万一千四百四十九石”
①
; 江浙行省杭州路在元至元二十七年 ( 1290) 人口为 “一百八十三万四千

七百一十”，而同期大都路人口仅为 “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”。
①
经济、人口等条件是演艺业繁荣的依仗与土壤，由此，当元灭

宋统一中国南北大地以后，在大都等北地活动的元散曲和杂剧创作者、表演者，就很快被吸聚到原南宋都城杭州一带的江浙区

域。许多学者注意到了元散曲、杂剧南移的前后期分界表现在元至元三十二年左右，近年有学者以统计学的研究角度支持了这

一时间点的存在，但没有人解释为什么是这一时间而非其他时间。其实这是因为，经过十年的改线东移工程施工，元朝于至元

三十年 ( 1293) ，终于全线贯通了从大都到杭州的南北大运河。这条取直的航道比隋代 2500 余公里的三角形南北大运河要缩

短 700 公里，可谓是一件奠定元代以及明清两代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格局的中国历史大事。乘这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交通便利，

来自北方的曲家和表演者源源不断地沿水路来到大运河终点杭州，以及周边的江浙各水系码头城市之中进行活动; 在这前后因

宦至浙的文人以及浙籍人士，也纷纷投身于这一体裁的创作和表演，共同推动了后期元散曲的发展。 

一、浙江的元散曲创作 

1． 南游、流寓与任职浙江的元散曲名家创作许多北方散曲名家与浙江有关联，他们或南游、流寓到此，或因宦至此。享

有盛名的西湖、钱塘江等山水风情、厚重的江南人文积淀以及南方城市经济、文化的繁荣发达，每每会触发其灵感，使之留下

不少描绘浙江的散曲佳作。 

关汉卿不仅是 杂剧 大 家，还 是 散 曲 创 作 的“一代巨手”( ［清］ 焦循语) 。元灭宋不久，关汉卿就从大都一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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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游而来到杭州。显然，这座城市的繁华与一江一湖的秀美使这位北方人士大为惊叹，促其提笔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套曲 ［南

吕］《一枝花·杭州景》。该曲先聚焦于杭州城中 “这答儿忒富贵”的宏大建筑: “满城中绣幕风帘，一哄地人烟凑集。百十里

街衢整齐，万余家楼阁参差，并无半答儿闲田地”; 然后将视线投向城西西湖人家的江南风情: “松轩竹径，药圃花蹊，茶园

稻陌，竹坞梅溪”; 再转而描绘城南开阔的钱塘江风光: “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，吴山色千叠翡翠。兀良，望钱塘江万项玻璃。

更有清溪绿水，画船儿来往闲游戏。浙江亭紧相对，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，堪羡堪题”; 最后是赞叹杭州美不胜收的点睛之

笔: “家家掩映渠流水，楼阁峥嵘出翠微，遥望西湖暮山势; 看了这壁，觑了那壁，纵有丹青下不得笔”
②
。如果将 “我是个

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 爆 响 珰 珰 一 粒 铜 豌 豆” 的 一 首 《不 伏老》
②
与这首 《杭州景》 作比，可以看到关汉卿

的散曲从刚劲朴直、恣肆俚俗的风格基础上，向柔雅细腻方向拓展的趋势。这一拓展，应该是关汉卿面对浙江以及整个江南自

然环境、人文风情，自觉寻找与写作对象相契合的词语、笔风所致，他开创了北方曲家增添秀美风格与由俗拓雅的先河。 

乔吉，山西太原人，移居浙江的元散曲大家，在创作和理论上颇有贡献。元末陶宗仪 《南村辍耕录·作今乐府法》说: “乔

孟符 ( 吉) 博学多能，以乐府称。尝云作乐府亦有法，曰凤头、猪肚、豹尾六字是也。”
③
可见其虽为一介布衣，但在当时曲坛

已有较大声望。由于他和定居杭州的贯云石两人均有与阿里西瑛 ［双调］ 《殿前欢·懒云窝》唱和的作品，而贯云石于 1324 

年去世，因而可推断乔吉至迟不晚于 1324 年到达杭州，并居住于钱塘门内 ( 门外为西湖北线) 不远处的太乙宫道观前面，至

正五月 ( 1345) 二日，病卒于杭州家中。定居杭州期间，乔吉还到过浙江北部的嘉兴南湖、德清、东部的绍兴越地和南部的青

田、乐清、瑞安等不少地方，写下了许多写景咏物、触景生情之曲。如 《西湖忆黄氏所居》、 《上巳游嘉禾南湖歌者为豪夺扣

舷自歌邻舟皆笑》、 《德清长桥》、《绍兴于侯索赋》、《游越福王府》、《丙子游越怀古》、《泊青田县》、 《瑞安东安寺夏日清思》、

《乐清箫台》、《乐清白鹤寺瀑布》等。其中有描绘乐清瀑布形象的 ［双调］ 《水仙子·重观瀑布》:“天机织罢月梭闲，石壁

高垂雪练寒。冰丝带雨悬霄汉，几千年晒未干。露华凉人怯衣单。似白虹饮涧，玉龙下山，晴雪飞滩”
 ②
，全曲意境宏大，比喻

奇特，有气象万千之势; 有至元二年 ( 1336)在绍兴作的 ［双调］ 《折桂令·丙子游越怀古》:“蓬莱老树苍云。禾黍高低，

狐兔纷纭，半折残碑，空余故址，总是黄尘。东晋亡也再难寻个右军，西施去也绝不见个佳人。海气长昏，啼鴂声干，天地无

春”
 ②
，抒发因怀古而触发的伤感、惆怅，笔 调 灰 暗 沉 重; 有 游 乐 清 时 所 作 的［双调］《水仙子·乐清箫台》: “枕

苍龙云卧品清箫，跨白鹿春酣醉碧桃，唤青猿夜拆烧丹灶。二千年琼树老，飞来海上仙鹤。纱巾岸天风细，玉笙吹山月高，谁

识王乔”
 ②
，又颇有神仙道化的色彩，展示了作者超然脱俗的内心境界; 还有一些描述自身流寓生活的曲作，如 ［正宫］ 《绿

幺遍·自述》: " 不占龙头选，不入名贤传，时时酒圣，处处诗禅，烟霞状元，江湖醉仙。笑谈便是编修院，留连，批风抹月

四十年”
 ②
，则是他在南方杭州等地生活的自画像，曲词尽显玩世不恭的隐士派头，有前人俚俗直率的影子。可知乔吉的散曲，

内容驳杂，笔调丰富，然其总体创作基调为奇巧俊丽，俗少雅多，与浙江的山水人文意境十分贴合。 

名噪一时的曲家曾瑞，也是居浙的北人。据元人林景熙曰，其自述 “吾家世平州 ( 今河北省卢县北) ，祖父皆学而仕，

吾未离乳而徙于燕 ( 今北京) 也。《录鬼簿》曰其 “自北来南，喜江浙人才之多，羡钱塘景物之盛，因而家焉。”定居钱塘之

时，曾瑞已有盛名: “江湖儒士慕高名，市井儿童诵瑞卿”，“江淮之达者，岁时馈赠不绝”。但他无意追名逐利，只是结交朋友， 

“优游于市井”，直至卒岁。“临终之日，诣门吊者以千数。”
④
曾瑞的不少生活题材曲作，传承了前人的市井口语之风，如 ［商

调］《集贤宾·宫词》: “睡不着，坐不宁，又不疼不痛病萦萦。待不思量霎儿心未肯，没乱到更阑人静”; ［双调］ 《蝶恋

花·闺怨》: “旧衣服陡恁宽，好茶饭减多半。添盐添醋人撺断，刚捱了少半碗”
 ②
。然而当他面对杭州的山水景色之时，遣词

造句顿时一变，凸显出文人的清雅情趣。如其春之西湖: “云鬟雾鬓秋千院，翠袖缃裙鼓吹 船，锦 屏 花 帐 六 桥 边。真 阆 

苑，人 醉 杏 花天”; 其夏之西湖: “金杯冷酌琼花酿，玉笋冰调荔子 浆，洛 神 西 子 斗 浓 妆。移 画 舫，来 趁 芰 荷

香”; 其秋之西湖: “青霄霜降枫林醉，白雁风来木叶 飞，登 临 欢 酌 菊 花 杯。图 画 里，何 必 醉 东篱。”［中吕］ 《喜

春来》·遣兴》
②
还有描写与朋友游逛西湖的散曲小令 ［正宫］ 《醉太平》:“相邀士夫，笑引奚奴，涌金门外过西湖。写新诗

吊古。苏堤堤上寻芳树，断桥桥畔沽醽醁，孤山山下醉林逋。洒梨花暮雨。”
 ②
创作对象与曲风的对应关系显而易见。 

畏兀儿 ( 维吾尔) 人贯云石，是寓居浙江的曲界传奇人物。其初承袭父爵为宣武将军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，正三品或从三

品官员; 仁宗时弃武从文，官拜翰林侍读学士、中奉大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，从二品官员; 后其称疾辞官，定居杭州城南凤山

门 ( 又称正阳门) 外，柳翠巷旁的海鲜巷内，元泰定元年 ( 1324 年) 逝于杭州。贯云石在杭有一处别业———栖云庵 ( 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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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栖云寺) ，明人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》载: “栖云庵，小云石海涯别业也„„庵，其藏修之所也。由门径而西，可达龙华寺”
⑤
。该庵位于南宋皇宫之地凤凰山区域，山门面对钱塘江，视野十分开阔。元僧惟则 《筚篥引》一诗有 “钱塘月夜凤凰山，曾

听酸斋吹铁笛” 之句，可佐证此藏修之所的存在。由于具有西域民族与生俱来的粗犷奔放的气质，贯云石的创作风格多有豪放

潇洒之气，像 ［中吕］《红绣鞋》: “东村醉西村依旧，今日醒来日扶头，直吃得海枯石烂恁时休! 将屠龙剑，钓鳌钩，遇知

音都去做酒”; ［双调］ 《清江引》: “弃微名去来心快哉，一笑白去外。知音三五人，痛饮何妨碍? 醉袍袖舞嫌天地窄”
 ②

等，无不释放出胡人的豪爽坦荡。因此时人姚桐寿在 《乐郊私语》中赞曰: “云石翩翩公子，无论所制乐府、散套，骏逸为当

行之冠，即歌声高引，上彻云汉。”
⑥
但同时，他也会遵循散曲的俚俗传统，用口语化笔调描绘一些市井情感生活，如 ［越调］ 

《斗鹌鹑·佳偶》: “见他眉来眼去，俺早心满愿足。他道是抛砖引玉，俺却道因祸致福”
 ②
。然而，江南清秀媚丽的自然风光

和精致细腻的人文生活渗入了他的散曲创作，从而使其笔法出现了柔美婉约的另一面，如 ［正宫］ 《小梁州·冬》: “六桥

顷刻如银洞，粉妆成九里寒松。洒满斟，笙歌送，玉船银棹，人在水晶宫”; ［双调］ 《蟾宫曲》: “问胸中谁有西湖? 算诗

酒东坡，清淡林逋。月枕冰痕，露凝荷泪，梦断云裾。桂子冷香仍月古，是嫦娥厌倦妆梳。春景扶疏，秋色模糊，若比西施，

西子何如?”
 ②
他还在藏修于栖云庵之时，经常入天目山与中峰禅师谈论禅道: “入天目山，见本中峰禅师，剧谈大道，箭锋相

当。每夏坐禅包山，暑退始入城。”
⑦
因此其曲还常带有参破人生的佛老思想印记，如 ［双调］《清江引·知足》: “烧香扫地

门半掩，几册闲书卷。识破幻泡身，绝却功名念，高竿上再不看人弄险”
 ②
。可见，自定居杭州并活动于南方以来，贯云石受到

了地域文化的熏染，致使其散曲中出现一些以前未有的因素。这一类作品的问世，使贯云石整体上的散曲创作风格，在自然坦

荡、直抒胸臆的基础上扩展成一身多格的形态。 

因宦 至 浙的 代 表 人物 之 一 是 散 曲 大 家、有“曲状元”之誉的马致远，他早年生活在大都，后在杭州担任 “江

浙行省务官”一职。 《元史》载:“至元十三年初置江淮行省，治扬州。二十一年，以地理民事非便，迁于杭州。二十二年，

割江北诸郡隶 河 南， 改 曰 江 浙 行 省， 统 有 三 十 路、 一府。”
①
由此可知，马致远应是在至元二十二年( 1285 年) 之

时或之后来到浙江杭州任官的。 “江浙行省务官”的具体官名应为 “提举”，天一阁本《录鬼簿》 就称其为 “江浙省务提举”。

而 “提举”，是一个从五品的中级官员职务，并不是什么“底层官吏”或 “卑微吏职”: “儒学提举司，秩从五品。各处行省

所署之地，皆置一司，统诸路、府、州、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，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。每司提举一员，从五品; 副提举一

员，从七品; 吏目一人，司吏二人”
①
。马致远对杭州山水如画的景象赞赏备至，曾专为西湖写曲，如［双调］ 《湘妃怨·和

卢疏斋 〈西湖〉》: “春风骄马五陵儿，暖日西湖三月时，管弦触水莺花市。不知音不到此，宜歌宜酒宜诗。山过雨颦眉黛，

柳拖烟堆鬓丝，可喜杀睡足的西施”
 ②
; ［双调］《新水令·题西湖》: “纳凉时，波涨沙，满湖香芰荷蒹葭。莹玉杯，青玉斝，

恁般楼台正宜夏，都输他沉李浮瓜”
 ②
; 也从描写钱塘江至桐江的景色引申到对个人志趣、情感的抒发: “浙江亭，看潮生，潮

来潮去原无定，惟有西山万古青。子陵一钓多高兴，闹中取静。酒杯深，故人心，相逢且莫推辞饮。君若歌时我慢斟，屈原清

死由他恁。醉和醒争甚”( ［双调］《拨不断》) 。
②
从 “橹摇摇，声嗟呀，每华一梦天来大，风物逐人化。虚名争甚那? 孤 舟 

驾，功 名 已 在 渔 樵 话，更 饮 三 杯 罢”( ［双调］《新水令·题西湖》) 等曲词中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志向，已从初

期 “佐国心，拿云手”的热衷功名转为归隐田园、沉醉于声色。这一变化既来自 “两鬓皤，中年过，图甚区区苦张罗。人间

宠辱都参破” ( ［南吕］ 《四块玉·叹世》)
 ②
的人生领悟，也应该与杭州秀丽如画的湖光山色、人文风情对其产生的影响有

着密切关联。 

另一位因宦至浙及留居浙江的重要曲家是薛昂夫，回鹘 ( 即维吾尔族) 人，汉姓马，又称马昂夫、马九皋，至顺三年 ( 1332) 

年，薛昂夫从池州路总管 ( 治今安徽贵池) 调任衢州路 ( 治今浙江衢州) 总管，后又任广德路总管 ( 治今安徽广德) 。“总

管”为正三品或从三品的高级官员职务:“诸路总管府，至元初置，二十年定十万户之上者为上路，十万户之下者为下路„„上

路秩正三品，达鲁花赤一员，总管一员，并正三品„„下路秩从三品。”
①
其任满后于至元五年 ( 1339) 前后，以秘书监卿致仕 

( 退休) ，归隐杭州。在浙江衢州路任上，他修水利、均税赋、兴土木，遂使衢州之地五谷丰稔，百业皆兴。在薛昂夫的影响

下，衢州还出现了盛况空前的文人雅集。元人虞集在 《寄三衢守马九皋》 诗中以 “诗成花覆帽，酒列锦成围”描述当时的情

景。衢州当地有烂柯山，相传晋代王质上山砍柴，观两童子对弈，一局未了，斧柯 ( 斧柄) 已烂。王质回到村里，才发现时光

已过数十年。薛昂夫到衢后以此为题材，创作小令两首。如其中一首 “［双调］ 《蟾宫曲·题烂柯石桥》: 懒朝元石上围棋。

问仙子何争，樵叟忘归。洞锁青霞，斧柯已烂，局势犹迷。恰滚滚桑田浪起，又飘飘沧海尘飞。恰待持杯，酒未沾唇，日又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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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! ”
 ②
该小令写沧海桑田的瞬息万变，却无人生苦短的感叹，而有纵横时空的磅礴气势。居官江南二十多年，薛昂夫流连于西

子湖畔，官退后更是隐寓于此，过起悠闲洒脱的生活: “好官，也兴阑，早勇退身无患。人生六十便宜闲，十载疏狂限。买两

个丫鬟，自拈牙板，一个歌一个弹。醒时节过眼，醉时节破颜，能到此是英雄汉”( ［中吕］《朝天曲》)
 ②
。明人田汝成在收集

杭州掌故的《西湖游览志余》一书中记载: “元时，豪杰不乐进取者，率讬情于诗酒。”
⑧
薛昂夫此时也正是这样一位 “讬情于

诗酒” 者: “樽有酒且论文”( 《阳春曲》) ， “红裙谩讴，青樽有酒，白发无愁”，“问芳筵歌者何人? 便折简相招，恣意

开樽。细切清风，薄批明月，何必云云。是久厌黄虀菜根，要听他白雪阳春。翠袖殷勤，雪霁梅开，正好论文”( 《知音》)
 ②
。

这一阶段，他还写下不少咏叹西湖的作品。如 ［中吕］ 《山坡羊·西湖杂咏·冬》: “彤云叆叇，随车缟带，湖山化作瑶光

界。且传杯，莫惊猜。是西施傅粉呈新态，千载一时真快哉! 梅，也绽开; 鹤，也到来。”
 ②
将这首小令与薛昂夫的 “凌歊台畔

黄山铺，是三千歌舞亡家处。望夫山下乌江渡，是八千子弟思乡去。江东日暮云，渭北春天树，青山太白坟如故” ( ［正宫］

《塞鸿秋·凌歊台怀古》)
 ②
相比较，不难发现，薛昂夫晚年除了怀史荐古的习惯和激昂慷慨、快意潇洒的手笔之外，曲风还多

了飘逸灵动、细腻亲切之感。他在创作上的一些细微变化，应是退位后不同的心境、视野，以及特定的创作对象———杭州山

水、江南风情使然。 

除上述曲家外，元代还有不少南游、移居与任职浙江的散曲作家，仅 《全元散曲》 收录写有浙江内容散曲的，就有王恽、

卢挚、鲜于枢、鲜于必仁、奥敦周卿、姚燧、冯子振、睢景臣、睢玄明、刘时中、萨都剌、郑光祖、吴弘道、赵善庆、高栻、

黄公望、顾德润、曹德、高克礼、吕止庵、钟嗣成、吴西逸、杨朝英、王举之、周浩、邾经、杨纳等多人。他们给浙江带来了

北方或外省成熟的散曲创作风格与技巧，同时又受到浙江自然环境、人文环境的浸染而使其创作发展出新的因素，形成了多层

多面的风格形态。也就在这南北文化的双向互动之间，他们为浙江留下了 “宜雨宜晴，宜西施淡抹浓妆。尾尾相衔画舫，尽欢

声无日不笙簧。春暖花 香， 岁 稔 时 康。 真 乃 上 有 天 堂， 下 有 苏杭”
 ②
; “湖山佳处那些儿，恰到轻寒微雨时，东

风懒倦催春事。嗔垂柳袅绿丝，海棠花偷抹胭脂。任吴岫眉尖恨，厌钱塘江上词，是个妒色的西施”
 ②
等一系列具有浓郁江南色

调的佳作，其中奥敦周卿的 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 之句已成今日全国广为传诵的名言和苏州、杭州两城市的金字招牌。游

历浙江、移居浙江与任职浙江的曲家，就这样推动了浙江地域文化的发展。 

2． 浙江本土散曲名家的创作 

散曲这一新生的艺术形式在元代的浙江扎根甚深，不仅移居于此的文人热衷于是，而且许多浙江本土的墨客、才人也受此

氛围的影响，逐渐精于此道。其中在元散曲史上影响最大的浙籍曲家，当推张可久与徐再思两人。 

张可久，浙江庆元 ( 今宁波市) 人，毕生致力于散曲创作，是元散曲的代表人物之一。据隋树森 《全元散曲》所收加上 《雍

熙乐府》中的 13 首小令，其存世散曲高达 877 首 ( 含套曲) 。这意味着每 5 首我国现存元散曲中，就有一首是其作品。这

一比例，不仅高踞元代诸家之首，而且在我国文学史的诗词体裁中也绝无仅有。张可久的散曲在当时社会就已广为流传，且受

曲界推崇: 《录鬼簿》称其 “有乐府盛行于世”
④
; 大食惟寅称其 “词林谁出先生右? 独占鳌头。诗成神鬼愁，笔落龙蛇走，

才展山川秀。声传南国，名播中州”( ［双调］《燕引雏·奉寄小山先辈》)
 ②
。但与其声名远扬的散曲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

其仕途不畅，沉于下僚。张可久虽有功名雄心，但只担任过绍兴路吏、衢州路吏、桐庐典史等小官吏之职。其中路吏，全称为

路司吏，是路总管府内的流外职 ( 无品级) 吏员; 典史，由路吏升任，属司县基层衙门的首领官，但也是流外职，其主要职责

为掌管案牍: “各处司、县亲临百姓，理断词讼，办集一切事务。其照管案牍，设典史一员，名分虽微，所系甚重。宜选择各

衙门吏员勾当年深、通晓刑名、练达公事、廉慎行止、不作过犯者充
⑨
。可知张可久一生任职均在九品以下，古稀之年还只是个

昆山幕僚，由此在他的散曲作品中不时可听到其壮志难酬的感慨，如 ［越调］《寨儿令·舟行感兴》: “愁鬓斑，怕春残，锦

衣买臣何日还? 好梦邯郸，别泪阳关，几度盼征鞍。为虚名消尽朱颜，掩孤篷羞见青山”
 ②
。更多时候，作者则享受着自由逍遥

的生活: “草堂空，柴门闭，放闲柳枝，伴老山妻。谁传红锦词，自说白云偈。照下渊明休官例，和一篇归去来兮。瓜田后溪，

梅泉下竺，菊圃东篱”( ［中吕］《普天乐·次韵归去来》)
 ②
，并沉醉于与卢挚、刘致、贯云石、马九皋等人唱和的快意:“晚

归来，西湖山上野猿哀。二十年多少风流怪，花落花开。望云霄拜将台。袖星斗安邦策，破烟月迷魂寨。酸斋笑我，我笑酸斋。”

( ［双调］《殿前欢·次酸斋韵》)
 ②
张可久生于浙江，长期居于杭州，他对这里的山水草木、风土人情既熟悉亲切，又眷恋拳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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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而在其 300 多首 ( 套) 歌咏江浙吴越之地的佳作中，绝大多数属浙江题材。从《西溪道中》、 《苕溪遇雪》、 《由德清道

院来杭》、《钓台》、《东浙旧游》、 《稽山春晚》、 《鉴湖上寻梅》、《三衢道中有怀会稽》、《金华洞中》、《天台瀑布寺》、《黄岩

西楼》、《游雁荡》、《永嘉泛湖》、《瑞安道中》等作品之名，我们不难见到其足迹遍布浙江各地的山山水水。而且张可久以西湖

之情景为题材的曲作不下百首，并能从春夏秋冬、霜雪晴雨等全方位、多侧面角度描绘作者眼中的仙境般景象，足见他对西湖

的无比挚爱。其中 “长天落彩霞，远水涵秋镜，花如人面红，山似佛头青。生色围屏，翠冷松云径，嫣然眉黛横。但携将旖旎

浓香，何必赋横斜瘦影”( ［南吕］《一枝花·湖上晚归》)
 ②
这一套曲，被明人李开先推崇为 “古今绝倡”

⑩
，明人沈德符 《顾

曲杂言》 亦赞道:“若散套，虽诸人皆有之，惟马东篱 ‘百岁光阴’、张小山 ‘长天落彩霞’ 为一时绝唱，其余俱不及也。”

○11
即便在赞美异地风光时，作者也每每用西湖作比，如 ［黄钟］ 《人月圆·三衢道中有怀会稽》: “松风十里云门路，破帽醉

骑驴。小桥流水，残梅剩雪，清似西湖”
 ②
。张可久的这类作品在观察角度、创作手法与风格上影响了不少后世同类题材、体裁

的创作。虽然在风格的丰富性和内容的思想张力方面，张可久的作品并没有超越元代前期的散曲，也无北人的豪放爽朗之情，

大快朵颐之风，但在文辞、格律等艺术形式方面，他却精心镂刻，极为考究。如他很少用口语化、俚俗类的曲词，即便是衬字、

叠句的使用也极为谨慎，而是多用诗词句法，体现出后期元散曲作家拓雅、偏雅的美学追求，有向宋词回归的倾向。像 “翠冷

松云径，嫣然眉黛横。但携将旖旎浓香何必赋横斜瘦影” 一类的作品明显有格律派词家的特点，接近于姜夔清幽冷隽的文风; 又

如 “学孔子尝闻俎豆，喜严陵不事王侯。百尺云帆洞庭秋。醉呼元亮酒，懒上仲宣楼。功名不挂口”的 ［中吕］《红绣鞋·次

崔雪竹韵》
②
，在对偶、平仄、用典方面精雕细刻，被同代人周德清誉为 “知音杰作也! ”

○12
，而这类对仗工整、平仄服帖以及

亦词亦曲的佳作在他笔下比比皆是，其深厚的散曲艺术造诣及其对发展曲风的历史地位，由此可见一斑。 

徐再思，定居于杭州的浙江嘉兴人，专攻小令，留世 103 首，时人杨朝英 《太平乐府》 将其与张可久、乔吉并列作为元

散曲清丽派三大代表之一。天一阁 《录鬼簿》 称其为 “嘉兴路吏，多有乐府行于世”，可知其身份为官府职员 ( 类似今天党

政机关的普通公务员) ，创作的小令在当时已流传于社会。徐再思虽自号 “甜斋”，却因生计早期常年辗转于江浙各地，其小

令自然会流露出漂泊孤寂的愁苦: “前日春从愁里得。今日春从愁里归。避愁愁不离。问春春不知”( ［越调］《凭栏人·春愁》)
 

②
; “一声梧叶一声秋，一点芭蕉一点愁，三更归梦三更后。落灯花，棋未收，叹新丰孤馆人留。枕上十年事，江南二老忧，都

到心头 ( ［双调］ 《水仙子·夜雨》)
 ②
。当然，也正是这十年江湖生涯，让徐再思能饱览江浙山水，当仕途无望之时，自然

而然便愿定居下来，在杭州的山山水水之中寻找慰藉。其 ［双调］《蟾宫曲·西湖》一曲，道出了与西湖重逢时的感慨与喜悦: 

“十年不到湖山，齐楚秦燕，皓首苍颜。今日重来，莺嫌花老，燕怪春悭。听越女鸾箫象板，恼司空雾鬓云环。道院 弹 关，

酒 会 诗 坛，万 古 西 湖，天 上 人间。”
 ②
其中崇颂西湖的 “天上人间” 之句，传颂数百年，几乎已成今日杭州城市的代

名词。而“里湖，外湖，无处是无春处。真山真水真画图，一片玲珑玉。宜酒宜诗，宜情宜雨。销金锅，锦绣窟。老苏，老逋，

杨柳隄梅花墓”( ［中吕］《朝天子·西湖》)
 ②
一曲以高风亮节的苏轼、林逋人物入景，透露出来的闲适清雅与前处 “避愁愁

不离，问春春不知” 的怅惘苦楚，无疑形成鲜明对比。与其他元散曲作家一样，徐再思写市井百姓风情时，也不离散曲活泼的

口语化基调，如 “一自多才间阔，几时盼得成合。今日个猛见他门前过，待唤 着 怕 人瞧 科。我 这里 高 唱 当时 《水 调

歌》，要识得声音是我”( ［双调］《沉醉东风·春情》) ; “相思有如少债的，每日相催逼。常挑着一担愁，准 不 了 三 分 利。

这 本 钱 见 他 时 才 算 得”( ［双调］《清江引·相思》)
 ②
，其刻事画人生动谐趣，令人耳目一新; 而在表达文人阶层的情

感生活时，曲风则转柔婉缠绵，如 “平生不会相思，才会相思，便害相思。身似浮云，心如飞絮，气若游丝。空一缕馀香在此，

盼千金游子何之。证候来时，正是何时? 灯半昏时，月半明时! ”( ［双调·蟾宫曲］ 《春情》)
 ②
，这几首 《相思》、《春情》

当属元散曲翘首，近人吴梅赞道， “甜斋之词，亦不让酸斋„„语语俊，字字艳，直可压倒群英，奚止为一时之冠。”
○13
土，十

万家泣血膏腴。日月居诸，台殿丘墟。何似灵岩，山色如初”( ［双调］《蟾宫曲·姑苏台》)
 ②
，连续的用典传递了作者少有的

厚重大气之感。从作品的整体上看，徐再思的曲风并非他人所说的俗中见雅，而是以清丽为其基调，雅俗并存，表现了自己的

品味与个性色彩。 

元散曲的浙籍作家不少，除上述两位杰才以外，仅 《全元散曲》收录作品的，就还有赵孟頫、赵雍、白贲、范康、沈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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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居中、施惠、周文质、沈禧、任昱、吴镇、陆登善、王晔、王仲元、邵元长、杨维祯、高明、汤式等人。他们都是通晓音乐

之人，如范康 “通音律”，沈和 “兼明音律，以南北调合腔，自和甫始”，范居中 “善操琴”，施惠 “惟以填词和曲为事”，

周文质 “能歌舞，明曲调，谐音律”，陆登善 “能浙讴”
④
，杨维祯则擅铁笛; 即便是书画大家赵孟頫，也会操琴、制琴，撰

写音乐文章，因为只有懂乐之人才有可能创作出词曲贴合、以唱表现的散曲。由于面对的是丰富多彩的人文社会和细腻复杂的

情感变化，因而浙籍曲家与来浙的北方作者一样，在保持着追求世俗情趣的散曲传统同时，也呈现出一人多格的形态。只是在

江南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这些曲家，其作品一般缺少一份豪放恣肆，而加重一点清雅幽婉罢了。再加上 “南漂” 作者们针

对浙江这一新的对象而在写作上所作出的调整与拓展，后期元散曲在本色仍能得以延续的基础上，就这样坐实了清丽雅致的又

一特色风格。 

二、浙江的元散曲演唱 

1． 浙江的元散曲歌者 

元代的浙江，经济繁荣，人口稠密，交通发达; 尤其是杭州，以时尚之娱、风月之乐闻名于世，这正是商业性演艺消费高

度发展的必备条件。当时浙江不仅汇聚了各地的文士、墨客，更有大量的歌妓、艺人在此地居住并表演，或穿梭于南北大运河

江苏段的扬州、苏州，浙江段的嘉兴、杭州以及钱塘江水系等各个码头城市之间，巡回表演，以此谋生。所谓 “得名淮浙间” 

和 “浙西驰名”指的就是艺人们在江浙之间跑码头得来的知名度，其中不乏歌技出众、色艺双绝者名留史册。 

喜温柔，“淮浙驰名”的歌女。曾瑞曾在宴席上为她用 ［商调］ 《梧叶儿》即兴填词相赠: “蟾宫闭，花貌羞，莺呖呖啭

歌讴。樽前立，席上有，喜温柔。都压尽墙花路柳。”
 ②
。该曲以 “莺呖呖啭歌讴”和 “压尽墙花路柳” 之句来赞美其明亮婉

转的歌喉和力压群芳的色艺。这些描述看来并不是溢美之词，时人夏庭芝在 《青楼集》 中对她亦有褒扬。其 “喜温柔”条载: 

“曾九之妻也。姿色端丽，而举止温柔。淮浙驰名，老而不衰。江西亦有喜温柔，姓孙氏，其艺则不逮焉。”
○14
从该条内容可知，

喜温柔是这位女歌者的艺名，以举止温柔得名，她沿运河水路在苏北扬州至杭州之间活动，一生从艺谋生，其声名远扬于江浙

两省。 

芙蓉秀，擅唱元曲小令的浙籍女艺人。 《青楼集》 “芙蓉秀”条载: “婺州人，戏曲小令，不在二美之下，且能杂剧，

尤为出类拔萃云。”
 ○14

 “婺州”，位于浙江中西部，隋开皇九年 ( 589 年)置， “以其地于天文为婺女分野，故名。”元至元十

三年 ( 1276 年) 升为路，明时为金华府。《青楼集》称其为 “婺州人”，可知芙蓉秀是今浙江金华人，她在演唱戏曲小令方面

造诣颇深，不输当时名人。 

罗真真，曾唱曲于杭州的歌女。乔吉在杭州曾作 《秋日与高敬臣胡善甫辈饮湖楼即事》 和 ［双调］ 《折桂令·赠罗真

真高敬臣胡善甫席上赋》两首小令，前曲描写秋日的一天，乔吉与高敬臣胡善甫三人在西湖边的饮湖楼上聚会，酒席上有一位

女歌者执板而歌: “疏帘外暮雨西山，唤起诗仙，共倚阑干。杯影涵秋，歌声送晚，鬓脚生寒。添风韵春纤象板，减恩情罗扇

龙檀。红藕花残，茉莉双鬟。油壁吹香，催上归鞍”
②
; 后者是乔吉在三人聚会的酒席上，赠予罗真真的曲作: “罗浮梦里真仙，

双锁螺鬟，九晕珠钿。晴柳纤柔，春葱细腻，秋藕匀圆。酒盏儿里央及出些腼腆，画帧儿上唤下 来 的 婵 娟。试 问 尊 前，

月 落 参 横，今 夕 何年?”
 ②
该曲首句引唐代柳宗元 《龙城录》 所载罗浮仙子的传说，把罗真真比作白梅仙子，后又将其比

作画上走下来的曼妙仙女，极尽描绘其美丽和酒后的娇姿。将两首曲作连起来看，可知乔吉所说的罗真真，就是前曲所写在杭

州饮湖楼宴席上那一位既演唱亦陪酒的女性歌者。 

崔秀卿，又称崔徽卿，曾唱曲于湖州的歌女，其名出现在乔吉另一首馈赠歌女的小令——— 《折桂令·苕溪七夕饮会赠崔

秀卿李总管索赋》的题目中。从题中得知，她陪酒唱歌的地点是苕溪，时间是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。“苕溪”为浙江北部的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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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，在湖州注入太湖，其大部分河段属湖州路，此处乔吉以 “苕溪” 指代湖州路治所，可知她是一位曾在湖州唱歌的女艺人; 

“总管”，是处理政务的路总管府最高长官之一，在路总管府官员的任用上，元朝规定各路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并用: “以蒙

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，汉人充总管，回回人充同知，永为定制”( 《元史》卷六 《世祖纪三》) ，此处的总管姓李，应是一位

三品或从三品汉族大员。酒席上，乔吉因李总管出面索赋而即兴填词，为已略有醉意的崔秀卿写下这首助兴之作:“崔徽休羡丹

青，雨弱云娇，水秀山明。箸点歌唇，葱枝纤手，好个卿卿。水洒不着春妆整整，风吹得倒玉立亭亭。浅醉微醒，谁伴云屏。

今夜新凉，卧看双星。”
 ②
 

王玉莲，曾在浙东、杭州与苏南等地活动的歌女。元末汤式曾有一曲 《赠玉莲王氏》，其中提到若耶溪: “仿 佛 在 耶 溪 

岸 边，分 明 在 太 液 池前。”
 ②
他另一首 《送王姬往钱塘》也写到该溪:“好山一路相随侍。沉点点莺花担儿，稳拍拍的花

藤轿儿，嗑剌剌鹿顶车儿。踅过若耶溪，赶上钱塘市。”
 ②
曲中说王姬坐着花藤轿，到若耶溪折转去杭州。耶溪，又称若耶溪 ( 今

称平水江) ，是绍兴境内的一条著名溪流，可知此王姬应该就是王玉莲。汤式另写有 《上巳日登姚江龙泉寺分韵得暗字》、 《姚

江夜泊》等曲，其中的姚江，全称余姚江，发源并流经宁波的余姚以及绍兴的上虞，因而得知他曾在余姚一带停留，与王玉莲

有关的曲作应该就是他在此时间内写的。此外，乔吉在其 《仲明同知坦然斋集苏老琵琶吴国良箫歌者王玉莲》的题目中也提到

了王玉莲，她是仲明同知在坦然斋举行酒宴时伴宴的歌女，另还有同行的琵琶手苏老、吹箫手吴国良两位艺人。余姚人孔齐于

元末避兵四明时所作的 《至正直记》 中，对吴国良有所提及: “姑苏一伶人吴善，字国良者，以吹箫游于贵卿士大夫之门，

偶得造墨法来荆溪，亚于李，亦可用也。”
○15
。既然为王玉莲伴奏的吴国良活动于苏南，那么此时的王玉莲也应在苏南献唱。将

上述几方面对应起来可知，汤式、乔吉所描写的歌女王玉莲曾在宁绍平原的余姚等地以及杭州、苏南以唱谋生，是个沿水路跑

场子的歌者，其面容姣好，身材苗条 ( “玉立亭亭太华仙”《赠玉莲王氏》) ，歌喉圆润 ( “玉玲珑一串珠圆”( 仲明同知坦

然斋集苏老琵琶吴国良箫歌者王玉莲》) ，有较高的艺术素养和眼界 ( “急煎煎捻断吟髭，则被你紫云娘奚落杀白衣士”《送

王姬往钱塘》) 。 

在长期居住浙江的南北曲家作品中，提及的歌女艺人有好几十位之多。除上述几位外，仅乔吉就有: 簪山桔 ( 《歌者簪山

桔》) 、刘牙儿 ( 《赠刘牙儿》) 、郭莲儿 ( 《赠郭莲儿》) 、朱阿矫 ( 《赠朱阿矫》) 、刘梦鸾 ( 《雨窗寄刘梦鸾赴宴

侑樽》) 、瞿子成 ( 《帘内佳人瞿子成索赋》) 、王柔卿 ( 《赠柔卿王氏》、常凤哥 ( 《赠常凤哥》) 、李琬卿 ( 《李琬卿》) 、

朱翠英 ( 《赠朱翠英》) 、顾观音 ( 《赠顾观音》) 、孙梅哥 ( 《赠孙梅哥》) 等; 张可久也有: 秀英 ( 《赠歌者秀英》) 、

王氏 ( 赠琵琶妓王氏) 、《琵琶姬王氏》) 、施氏 ( 《歌姬施氏》) 、白玉梅 ( 《赠白玉梅》) 、张玉卿 ( 观张氏玉卿双陆) 、

《歌者玉卿》、《张氏玉卿》) 、花花 ( 《歌者花花》) 、樊素云 ( 《樊氏素云》) 、刘瑞莲 ( 《刘氏瑞莲》) 、焦元美 ( 《为

乐府焦元美赋用冯海粟韵》) 、素娟 ( 《歌者素娟》) 、爱卿 ( 《筝手爱卿》) 、程心玉 ( 《歌姬程心玉有簾卷新凉之语遂

足成之》) 等。由于乔吉和张可久大多数时间活动于浙江，因而上述名单中的多数歌女，应该是在当地酒宴等场合表演时，与

他们相遇的。这足以反映元时浙江一带歌舞升平、艺人如云的情景。而元散曲也正是通过这些表演者，在浙江的官宦、文人和

市井百姓之中，得以广泛传播。 

2． 表演场合与编创方式 

作为一种音乐表演体裁样式，当时散曲的演唱，是在娱乐之地的歌台舞榭、青楼勾栏、茶楼酒肆、游船画舫与达官贵人之

府邸宅院的酒宴活动中进行。如刘时中 ［双调］《水仙操·序》有散曲流行于歌楼乐肆间的记载: “‘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

抹总相宜’，玉局翁诗也。填词者窃其意，演作世所传唱 《水仙子》 四首，仍以西施二字为断章，盛行歌楼乐肆间。”
 ②
又如贯

云石 ［正宫］《小梁州·春》: “宜晴宜雨宜阴，比西施淡抹浓妆。玉 女 弹， 佳 人 唱， 湖 山 堂 上， 直 吃 醉 何妨?”
②
湖山堂，在西湖苏堤第二桥，是一座较有规模的建筑物: “第二桥曰锁澜，与西岸第五桥对，旧有湖山堂，京尹洪焘建。结构

雄杰，面势端闳，前拥双塔，后植两峰，矗起拱卫，顾盼生辉。四望洲回浦合，蔚然云锦”
⑤
。张可久 《湖山堂上醉题》 与王

举之 ［双调］ 《折桂令·怀钱塘》“记湖山堂上春行”也都提及湖山堂，可知它是杭州的一个著名设宴娱乐场所。而当泛舟湖

上之时，自然也少不了助兴的美酒和曲唱: 如李致远 ［双调］ 《雁儿落》: “常想西湖舣画船，北苑开春宴。一声金缕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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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换梁州遍”
 ②
; 刘时中 ［南吕］《四块玉》: “泛彩舟、携红袖，一曲新声按伊州，樽前更有忘机友: 波上鸥，花底鸠，湖畔

柳”
 ②
。其中还有嘉兴南湖歌女，为抢游船的唱歌生意而“扣舷自歌”的轶事 ( 乔吉 《上已游嘉禾南湖歌者为豪夺扣舷自歌邻

舟皆笑》) 。在张可久的曲友张子坚所作 ［双调］ 《得胜令》 中，还提到了酒宴后，趁兴再唱用作酒令的元散曲常用曲牌 《阿

纳忽》之事: “宴罢恰初更，摆列着玉娉婷。锦衣搭白马，纱笼照道行。齐声，唱的是 《阿纳忽》 时行令。酒且休斟，俺待

银鞍马上听。”
 ②
词中所说的 《阿纳忽》曲牌又名 “阿那忽”，为元散曲常用。如马致远 ［双调］《新水令·题西湖》套曲所用

的 12 支曲牌为 《新水令》— 《庆东原》— 《枣乡词》— 《掛 玉 钩》— 《石 竹 子》— 《山 石榴》— 《醉 娘 子》

— 《一 锭 银》— 《驸 马 还朝》— 《胡十八》— 《阿纳忽》— 《尾》，其尾声前就安排有 《阿纳忽》
②
; 由于演唱 《阿

纳忽》时，众人需在段末之句 “齐声” 歌唱，如无名氏 ［双调·阿纳忽］ 四首的每一首末句均为“宜唱那阿纳忽修来”
 ②
，

如此一唱，热烈欢乐的气氛油然而生，因此该曲常作为宴席行酒令使用。可以看出，尽管也有勾栏等公共空间的表演，但词乐、

散曲等歌曲的演唱、观赏基本上是以私密的小空间和熟人朋友的交际圈内进行为主，这与以公共场合演出为主的杂剧表演、观

赏有着明显的区别。歌女在娱乐场所的酒宴场合上，通常演唱一些社会上流传的现成作品。有时，曲家也会特地预先为歌女依

曲牌填词创作，供其赴宴使用。如乔吉与白子瑞等人在秋日的湖边聚会，为歌女创作散曲之词，以使其赴拍侑樽所用 ( 乔吉 《秋

日湖山偕白子瑞辈燕集赋以俾歌者赴拍侑樽》
②
 。此外，正因为当时散曲演唱主要是酒宴上，是文人与艺人的合作、互动，这

不仅使得元散曲出现了大量的赠妓、咏妓与酬和的题材内容，而且还使其在编创时出现即兴创作的特点。如徐再思 ［双调］ 《蟾

宫曲·西湖夏宴》: “卷荷筒翠袖生香，忙处投闲，静处寻凉。一片歌声，四围山色，十里湖光。只此是人间醉乡，更休题天

上天堂。老子疏狂，信手新词，赠与秋娘。”
 ②
作者写道，在西湖上的宴席中，他即兴作词，将其赠予一名美女歌者。乔吉《折

桂令·七夕赠歌者 ( 二) 》: “黄四娘沽酒当垆，一片青旗，一曲骊珠。滴露和云，添花补柳，梳洗工夫。无半点闲愁去处，

问三生醉梦何如。笑倩谁扶，又被春纤，搅住吟须。”
 ②
词中的 “又被春纤，搅住吟须” 之句，意指酒席上的歌女向作者索要

赠词。张可久 ［中吕］ 《卖花声·席上》:“半泓秋水金星砚，一幅寒云玉版笺，美人索赋《鹧鸪天》。琼杯争劝，珠帘高卷，

燕归来海棠庭院。”
 ②
叙述了歌女求词以填 《鹧鸪天》 曲牌，用作劝酒的情形。杨维桢 ［中吕］ 《普天乐·序》也写到，某

次酒宴时，一位艺名叫做玉无瑕的歌女张氏，向杨维桢索讨可填 《双飞燕》曲牌的歌辞，以便使她能为宾主演唱新歌而助酒兴: 

“十月六日，云窝主者设燕于清香亭，侑卮者东平玉无瑕张氏也。酒半，张氏乞手乐章。为赋双飞燕调，俾度腔行酒以佐主宾。”
 

②
这种现象所反映的，其实就是散曲常见的一种编创模式: 文人墨客在青楼、酒肆享声色之娱时，往往应艺人之请，即兴依曲牌

填词相赠，而歌者则当场进行二度创作，即做即兴处理而唱、舞，以此佐酒兴、增情趣。如张可久［中吕］ 《红绣鞋·雪芳亭》: 

“金错落樽前酒令，玉娉婷乐府新声”
 ②
，“玉娉婷”泛指美女，“乐府”是元时对散曲的称谓，其全句词意指酒席上歌女以当场

演绎创填新词的散曲来作为酒令; 钟嗣成 ［南吕］《四景·月》也写到歌女为行酒令而一拿到词就开唱，并以舞姿辅助的情景: 

“皓齿明眸，粉面油头。点花牌，行酒令，递诗筹。词林艺苑，舞态歌喉。共鸳朋，谐凤友，效鸾俦”
 ②
。曲家的即兴作词属一

度创作，而歌者的这种即兴开唱其实包含着一种二度创作，即其中必然有歌者( 也包括伴奏者) 对散曲做力度、速度、润腔等

方面的音乐处理以及情感传达方面的演绎，而这种处理与演绎，包括即兴编舞，如没有一定的艺术积累则无法进行。因此从整

体上说，散曲的编创是由文人与艺人共同完成的，是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的结合，并且在文人与艺人两者之间，或至少在歌女

一方，体现了即兴编创的特点。 

3． 演唱与伴奏形式 

许多散曲作者所写的曲辞描摹了元散曲在浙江的演唱与伴奏形式。 

最简单的演唱当然是歌者无伴奏、无伴舞的清唱形式。如贯云石 ［越调］《斗鹌鹑·忆别》: “良友曾题，佳人所为。袅

袅婷婷，姿姿媚媚。体态温柔，心肠老实。件件习，事事知。妙舞偏宜，清歌更美”
 ②
; 杨维桢 ［中吕］《普天乐》: “玉无瑕，

春无价，清歌一曲，俐齿伶牙”
 ②
。但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散曲演唱都会有伴奏。最简单的伴奏是使用一件打击乐器，即歌者歌唱

时，或歌者自身，或另有一人，只用一件用绳串联起数片檀木的拍板乐器，来为散曲的演唱打拍。如乔吉 ［越调］ 《凭栏人·小

姬》: “手撚红牙花满头，爱唱春词不解愁。一声出画楼，晓莺无奈羞”
 ②
; 张可久 ［双调］《清江引·夜景》: “醺醺绮罗欢

笑彻，檀板歌声歇”，［双调］ 《清江引·情》: “檀板撒红牙，皓齿歌白雪”
 ②
。只用檀板毕竟单调，音乐性略强一些的就是

用一件弦乐器为唱伴奏。其中有自弹自唱的，如徐再思 ［双调］ 《水仙子·弹唱佳人》:“玉纤流恨出冰丝，瓠齿和春吐怨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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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波送巧传心事。似邻船初听时，问江州一司马何之。青衫泪，锦字诗，总是相思”
 ②
; 也有歌者演唱，专人伴奏的，如贯云石 

［正宫］《小梁州·春》: “宜晴宜雨宜陰，比西施淡抹濃妝。玉女彈，佳人唱，湖山堂上，直吃醉何妨?”
 ②
还有一人拍板，一

人弹琵琶或筝的两人伴奏组合，如 ［双调］ 《折桂令·赠歌者秀英》: “海棠娇杨柳纤腰，眼转秋波，脸晕春潮。檀板轻敲，

冰弦初奏，彩扇低招。倾城倾国越西子梨梨枣 枣，行 云 行 雨 楚 巫 娥 暮 暮 朝朝”
 ②
; 薛昂夫 ［中吕］ 《朝天曲》: “买

两个丫鬟，自拈牙板，一个歌一个弹。”
 ②
当然也有运用箫等其他乐器加檀板的，如徐再思 ［双调］ 《蟾宫曲·西湖》: “听

越女鸾箫象板，恼司空雾鬓云环。道院弹关，酒会诗坛”
 ②
。“更为丰富的演唱形式当然要数歌舞乐并举，即以舞助唱，并用乐

器伴奏的演唱形式。如徐再思［中吕］ 《朝天子·杨姬》: “艳冶，唱彻，金缕歌全阕。秋娘声价有谁轶? 曾奉黄金阕。歌扇

生春，舞裙回雪，不风流不醉也。舞者，唱者，一曲秦楼月”
 ②
; 张可久 ［中吕］ 《迎仙客·春日湖上二首》: “雨亦奇，锦

成围，笙歌满城莺燕飞。紫霞杯，金缕衣，倒著接篱，湖上山翁醉。舞绛纱，扣红牙，耳边玉人催上马。雪儿歌，苏小家，月

淡梨花，醉倚秋千架。”
 ②
这些曲辞中提及的歌与舞均为散曲与词乐等歌曲表演的组成部分，可见歌者在演唱时常伴有舞蹈，有

时是歌者自己以歌带舞，边唱边舞，有时则加上专门的舞者为其伴舞，从而使散曲的演唱表演更觉美艳生动。几件乐器组合成

小乐队为散曲演唱伴奏的情况也比较常见。乔吉 《仲明同知坦然斋集苏老琵琶吴国良箫歌者王玉莲》中，就谈到王玉莲歌唱时，

有吴国良 吹 箫 和苏 老 弹 琵琶 为 其 伴奏。张 可 久［南吕］《冬景·梁州第七》: “鸾箫谩品，鼍鼓轻掂。唱清 音 余 韵 

淹 淹，捧 红 牙 玉 指 纤 纤”
 ②
，“鼍鼓”———先秦蒙鳄鱼皮的木制鼓，此处泛指小型鼓，这里说的是用箫、檀板和鼓来伴

奏; 象山人汤式 ［正宫］《赛鸿秋北·脱布衫带过小梁州北》:“琵琶拨檀板轻敲，锦筝捣指法偏高。抚冰弦分轻清重浊。和新

词美音奇巧”
 ②
，这里是说用琵琶、古筝和檀板来为 “新词美音” 伴奏。可以看出，上述散曲的伴奏乐器与其小乐队组合均体

现了小、轻、细的特点，而这正是对唐代诗乐、宋代词乐歌曲的演唱与伴奏风格的传承。各种伴奏乐器的加入与前述舞蹈的辅

助，既进一步加强了散曲演唱时的视听感官效果，同时也说明艺人们对散曲表演所进行二度创作的重要性。 

结 语 

犹如拥有一定数量作品的作家大多会呈现出一人多格的状态一样，后期元散曲作品也同样表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。但这一

时期的核心风格形态主要由两个层次组成: 其一是世俗情趣风格，其二是清丽雅致风格。前者沿袭前期北方传统，是元散曲的

基础特色; 后者源出以杭州为中心的江浙文化，是后期元散曲的增量特色。这是在所处的地域文化熏染下，南北曲家和表演者

以合流之势，所构建的后期元散曲二元核心风格形态，其他的形态类别则围绕在其周围，形成多向的风格丛整体结构。与此同

时，浙江的元散曲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，在表演场合、编唱方式、演唱与伴奏形式等方面均一脉相承于唐代诗乐和宋代词乐，

并表现出与戏曲明显不同的、古代歌曲的创演特点。就这样，南北曲家和表演者共聚于浙江的创演活动，对有元一代文学与音

乐结合、创作与表演结合的整体散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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